Dear all

好久不見，歷經英國二十年來最冷的寒冬後，春天終於來了，這是一個四季分明的國家，讓人更能感受春天來臨的喜悅，日照變長了，水仙、蒲公英、 鬱金香也都紛紛開花了，Sheffield到處是綠地與花園（聽說這裡不但是英國犯罪率最低的城市，也是綠地最多的城市），走在路上，屬於春天的花草樹木總令人想多看幾眼。草地上也常可見躺著享受陽光或野餐的人，這個國家的人喜歡陽光到某種瘋狂的程度，今天天氣超好，我住的Victoria Hall對面的大草地上，男生打著赤膊，女生穿著比基尼，就這樣肆無忌憚地躺著讓它晒，這對住在台灣，常常戴帽子穿長袖衣躲太陽的我們來說，頗不可思議。
自一月初完成第一本論文從台灣回英國後，就一直忙著開始寫第二本論文，最近算了一下，似乎已經寫超過一萬字了，真不容易啊！我不得不說，寫作對我而言是件痛苦的事，尤其是剛開始的時候，舉步維艱，像小學生一樣從頭學起，為了學寫作，我時常背單字，讀文章時看到好的句型，就把它打到電腦裡面，不時翻閱，等到自己寫東西時，就可以做像小朋友的「照樣造句」的練習。做這些事時常花掉許多時間，但想到要寫出一本能清楚說明自己論點，「鏗鏘有力」的“哲學”論文，就覺得馬步得先蹲穩才行，語言不好就沒戲唱了。好在經過不斷地練習，寫作速度是比前快多了（雖然還是頗慢），也較適應如何用英文表達自己的想法。Paul有時也會當我的proof reader，幫我改文法，教我句子怎麼寫比較好，這樣下來就進步比較快。
閱讀也是一樣，剛開始吃足苦頭，哲學的內容本來就不好懂，加上哲學家寫作功力皆屬上乘，要讀得了解相對也要花許多時間，有時花一整天時間就只能讀個十幾二十頁，現在覺得被磨得愈來愈有耐性了。
不只是語文的問題，之前讓我覺得難以適應的是，我感覺自己走入一個完全陌生的領域，先前對研究的概念似乎都不太管用，還面臨認知上的衝突。幾個月前，我上網找國內一些教育哲學論文，參考它們的模式，擬出一份堪稱「標準」的論文綱要給Paul看，再寫上我準備看哪些書，結果meeting完之後，全部需要修改重來。Paul跟我說的話真是嚇我一跳，我列了一堆Foucault的著作，他跟我說：「妳不需要看那麼多書，也看不完，有時甚至一本書就可以寫一本論文了！」然後他覺得Foucault的傳記也不需要看，當作參考就好。我問他研究方法那部分要如何寫，他竟反問我說：「你在圖書館有看到哪一本哲學著作上面有說它是採用什麼研究方法嗎？」我想了一下，好像真的沒有，他又說：「妳如果真的要寫，研究方法就是讀書，思考，和提出妳的論點。」我還很懷疑地問了一下：「就這樣！」其實心理在想，這是哪門子的研究方法啊！我寫成條列式的研究問題，也被他否決掉，Paul告訴我，就寫清楚妳在這本論文裡面想做什麼就好，用描述的方式，不需要那些１，２，３的，這不是實徵研究。Meeting完後，我的腦袋充滿一堆問號，覺得應該重新思考，什麼是教育哲學研究，跟我先前的認知截然不同。即便現在也還在慢慢的了解中，不過相較之下，覺得這樣的研究也不錯，書寫更自由，沒有格式的束縛（雖是如此，但剛開始我花很多時間和Paul討論要怎麼寫的問題，他總覺得有些東西我說得不夠清楚，我得試著練習要怎樣才能把它寫清楚），可以發揮想像力與創造力，這是一種關於思考和辯證的研究，讀書不求多，但要精讀，重深度與理解，得清楚整個概念，再提出自己的詮釋和評論，以及新的觀點。
我的論文的研究架構到目前為止已經算清楚了，就是閱讀Foucault著作中對Power/Knowledge的想法，再讀其他哲學家對它的詮釋，清楚Power/Knowledge的本質後，以上述觀點評論課程理論學者對Power/Knowledge的看法及應用，最後再針對Power/Knowledge在課程或教育上的意義，提出我自己的看法。就只有一個概念，看似簡單，其實並不容易，還是會擔心不知能否三年如期完成。我現在每天的工作就是閱讀、思考，然後寫作，等我想通什麼是Power/Knowledge之後，就可以畢業了。
三月底四月初時到Oxford大學參加英國教育哲學學會（Philosophy of Education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的年會，以教育哲學領域而言，這是最大的conference（每年七月初還會有另一個在Walse的conference，Paul是organizer之一，那個參加人數就比較少）可以見到許多不同國家的學者，第一次參加conference其實很興奮，住在一個年代久遠的New College裡面，那裡的餐廳很像電影哈利波特裡面的場景，昏黃的燈光，長排的桌椅，看起來很古老的擺設。在那裡，每天做的事情就是聽發表、吃飯、喝茶、聊天，時間過得很緊湊，連晚上都有去pub喝酒聊天、舞會（英國人稱之為“Ball”）等餘興節目。雖然我常聽不懂他們在研討會上討論的內容，不過此行收獲也不少，從他們寫的文章，我慢慢體會哲學研究到底是長什麼樣子的，了解他們關心的議題是什麼；還有，聽他們如何提出問題、如何討論、如何評論，這些對我來言都是很重要的學習，知識的東西可以關起門來自己讀，但是學術文化就得靠參加這類活動慢慢去體會，了解他們學術社群的思考模式才能清楚為什麼這地方的人會生產出這樣的教育論述，這種「境教」是出國讀書才能有的難得經驗。研討會上也可以觀察那些academic people是怎麼social的，然後自己也學習跟其他人聊天，藉此機會多認識一些人。
後來四月底我和Rachel,Lourette又去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參加一個叫“power, discourse and resistance”的研討會，研討會上討論的是一些與power有關的實徵研究，以及對研究內容和方法的反省，比起那些哲學家，這群人說的東西平易近人多了，主要也是這樣的知識型態和我之前所學類似，理解上比較沒有困難。
除了conference外，三個月前我去旁聽系上MA的Modul 3的課，這是一個跟教育哲學有關的model,大部分是Paul在上課，另有一堂是Wilfred Carr的課（這兩位是Sheffield研究教育哲學的台柱），Paul上課上得很精采，從這些課裡面，我也認識一些哲學家對教育議題的看法，以及英國分析取向的教育哲學家在談論些什麼，可惜不多，只有八堂課。其實我也一向很佩服Paul的教學態度，有一次他在課堂上提到海德格對ICT的看法，班上一位同學反映覺得講義寫得太難，他無法理解，結果隔天大家又收到一份新的hand out，原來是Paul回去後，把Heidegger說的話又用更淺顯的說法重打一遍，然後重新向大家說明，之後才繼續下一個主題，他會在乎學生否理解他所講的內容，而不是上完課就算了。還有一次，我提出一個問題有關杜威對生長的看法，Paul覺得我對Dewey的理解是不對的，下課後還主動找我解釋清楚，這一說半小時就過去了，真是太有教學熱忱，害我很不好意思，因為讓等我一起吃飯的人在旁邊等很久。
我們系上有一個教育哲學和文化研究中心，我是屬於這個中心的學生，Paul是這個中心的organizer，常請人來辦seminar，大部分是跟哲學有關的，我幾乎每次都會去，seminar完後，Paul都會邀請大家去Pub，剛開始我不敢跟著去，因為去的都是些大學老師，怕不知道跟他們說什麼，而且自己講英文也還不是很「輪轉」，會有恐懼感，後來有一次我跟Vanya和她同學決定鼓起勇氣跟著去和那些academic people聊天，在第一次的經驗後，自此後就不那麼害怕，再下一次即使沒有伴，我也很大膽的跟著去了，還被我的英文老師Vanya稱讚一番，之後就都會跟著去。這是不錯的經驗，Pub是一個比較輕鬆的地方，seminar不敢問的問題到那裡聊反而比較容易，有時談的也不一定很學術，就只是聊一些五四三的，當成是練social English也不錯，練膽量倒是真的，雖然那些老師都蠻友善的，跟那些哲學家說話還是會有壓力，不過我在這裡老是強迫自己做一些覺得害怕的事，比如在課堂或seminar上發問，和人討論，或找英國人聊天、問問題，多找機會練習總是有差的，有時說不出話不只是語言能力的問題，還有自身的恐懼感和沒有自信，總之，現在比之前剛來，什麼話都不敢說的情況好多了。
生活上，我已經漸漸習慣英國人緩慢的步調（其實正才符合我動作慢的個性），什麼事都慢慢來，去年十二月回台灣時還不適應，覺得回去這些人怎麼做事都那麼趕，難怪文明病那麼多，換了環境之後，我現在慢慢感覺到身體變得好多了，也更有耐性（也不得不有耐性，否則會被那些辦事效率超慢的英國人氣死）。受到Vanya的不良影響，我開始學習吃起英國人的‘comfort food’(就是吃了之後會讓人感到心情愉快的食物，像派，scone，巧克力之類的)，每天也習慣喝上一兩杯英式奶茶，之前一直覺得英國紅茶超難喝，又苦又澀，後來才了解，原來他們的茶是要加奶才好喝。現在也很習慣在外面逛累了，就找家tea room坐下來喝杯下午茶，這樣才符合英國悠閒的步調。英國食物也有它可怕的地方，最近驚覺到體重正緩步上升中，覺得該少吃comfort food, bread, cheese之類的食物，否則讀完書後可能還要順便帶身上一圈肥肉回台灣。
本來決定五月初回台灣看牙齒的，這裡缺NHS(national health service)的牙醫，我問了好幾家，都跟我說滿了，不能接受新病人，另外一個不用錢的地方是學校的dental hospital，可是也要等很久，還是大學實習生在幫你看，令人擔心。本來我把機票都訂好了，只差沒告訴Paul，準備跟Paul meeting 完再去找旅行社開票。結果突然改變主意，meeting完後就決定不回家了。整個過程很有趣，當我跟Paul說我想回家時，他問我回去多久，機票多少錢？然後又問我，是真的想家要回去，還是只是為了牙齒？我跟他說，其實我並不是很想現在回去，因為不久後就要upgrade(我現在的身份還只是Mphil—philosophy of master,要upgrade口試通過後才算是正式的PhD學生)，回去也不能放心課業，但是我很擔心我的牙齒。他覺得若是真的想回去，那就enjoy your holiday,但沒有必要為了牙齒花那麼多機票錢，於是，這位人很好的老師就開始努力地幫我想辦法，他首先幫我打電話問學校的health service，但我告訴他我已經在dental hospital預約了，但是要等很久（這裡的人常開玩笑，等你看得到醫生的時候，不是你已經好了，就是死了，其實我當初去預約應該要假裝非常痛苦的樣子，這樣才能快一點看到醫生），而且也很害怕當那些實習生的白老鼠。後來Paul想到找私人的牙醫診所，可以快一點看到醫生，花的錢應該也不會比機票多，於是他開始查網路上的黃頁，找附近牙醫診所的電話，因為我很擔心錢的問題，他就一家一家打電話問多少錢，以及最快何時可以看診，到最後找到一家離學校近、最便宜，又可以很快看到醫生的診所，很巧的是，隔天Paul告訴我，那也是Suzy（我們系上一位女老師）的牙醫，她覺得醫生很不錯。所以那天meeting一個小時，幾乎都在處理牙醫的事，隔天我們又另外排了一次meeting。
第一次看牙醫都只是做檢查，要44鎊（目前的匯率是1:59左右）醫生幫我照了全部的X光，說我最好還是做個牙套比較保險，可是那要花360鎊（那只是最便宜的材質，這種價格在台灣應該可以做一顆黃金的吧！），我想還是先花70鎊補一補，牙套回台灣再做。下週一是跟學校dental hospital預約到的時間,通常第一次也都只做檢查，如果治療時間不用等很久（我的伊朗同學告訴我她上次等了六個月，不知道我要等幾個月），或許考慮去補不用錢的。
除了努力讀書之外，我也很努力的到處觀光，很努力的學習吃超市裡的各種食物（其實我還蠻喜歡逛超市的，每次進去都要逛很久），從各種派，到茶、麵包、起司，現在則是對各種酒類很有興趣（其實英國人超愛喝酒，超愛上pub，我住的地方離pub街很近，每次週末假日的晚上，路上到處可見喝醉酒的人），然後也很努力地四處找人聊天，每天去office除了讀書就是跟人聊天，有時出門去office,　Vanya還會開玩笑說：「妳又要去聊天啦！」我在台灣似乎還沒花那麼多時間在聊天上，不過練英文總是很好的藉口。
最近韋伯著名的「貓」（Cats）劇到Sheffield巡迴演出，機會難得，還好沒有錯過，他們的舞台動作和服裝真是超讚，不愧是歷久不衰的名劇，只可惜不能做到像倫敦那樣，有現場交響團在旁演奏。各式各樣的貓造型都有，他們還會隨時跳下舞台，在一樓的觀眾席間出沒，我想我可能是整場被貓「騷擾」最多次的觀眾吧！因為我的座位剛好在中間的最旁邊，是貓出沒的路線，被突然走出的貓嚇到也就算了，還被其中一集貓跳到我旁邊，在我身上抓來抓去，於是當場尖叫起來，真是奇特的經驗，還好我沒心臟病。
好想傳我拍的美美照片給你們看，順便秀一下攝影技術，可是操作界面好麻煩，要花很多時間上傳，所以暫時放棄，只放兩張照片湊和一下，等以後有閒的時候再傳吧！（希望有這種時候，真想也有閒功夫弄個布洛格給大家瞧瞧，只是太花時間了。而且最近驚覺中文退化速度爆快，連寫這一大篇並不學術的中文都覺得好吃力，思緒化為文字需要好長時間，以後恐怕只會更糟糕）下次回台灣應該是upgrade之後了,祝我早日通過口試吧！See you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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